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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四

□□ 鹿 也（壮族）

遗 失 声 明

□□ 石朝雄（壮族）

南 宁 青
秀区春蕾幼
儿园原注册
资金 3 万元，
现变更为 18
万元，特此声
明。

本人农国泉遗失2018年2月9日南宁五丰联合食品有限公司场
地押金收据一张，金额1500元整，收据编号0349054，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刘燕遗失 2017年 7月 13日南宁五丰联合食品有限公司仓
库押金收据一张，金额6000元整，收据编号0366439，遗失声明作废。

文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一直伴随着
我的日日夜夜，左左右右。

年少不知愁滋味。少年时期，文学梦就像
长在村里水沟边那棵番桃树上的青涩果实，看
起来诱人，但并不好吃。

大概是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大姐把《西
游记》《红楼梦》《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外名著带回家让我
看。《西游记》我看了两遍，《红楼梦》只看了几个
章回，苏联的名著硬着头皮看了几部，人物名字
太长，有很多“司机（斯基）”，故事情节没记下多
少，而对于《青春之歌》我倒是看得很入迷。那
时是寒假，天气很冷。上个世纪70年代的农村
主要靠煤油灯照明，而且只能天黑以后才能点
灯，白天是绝对不允许的，我就躺在被窝里在昏
暗的光线下把《青春之歌》一口气看完了。有一
天吃完晚饭后，一家人围在火笼周边烤火取
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手机、电视机娱乐，为
了活跃气氛，大姐就叫我把小说故事说给大家
听听。于是我就原原本本地把《青春之歌》故事
情节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连女主角如何被男
朋友从背后紧紧抱住这样的细节也不漏掉，惹
得大人们哈哈大笑，就连一贯严肃又严厉的父
亲也呵呵笑不停。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文学
的苗子已经悄悄地在我的心里发芽。几十年过
去了，那个温馨的夜晚我依然记忆犹新。

大姐应该算是我热爱文学的启蒙老师，而

我的另外一个文学领路人就是堂哥石一宁。堂
哥石一宁和我大姐二姐同龄，都是恢复高考之
后的幸运儿。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姐把爱好
文学的种子植入我心灵，而石一宁则是我专心
致志、发奋学习的榜样，而且榜样的力量是巨大
的。农闲的时候石一宁总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
里看书，放牛时也是书报不离手，不像我们这些
野孩子就会玩泥巴、捉迷藏、抓鱼。有一回，我
和几个玩伴溜到石一宁家门口，从门缝偷偷往
里瞄，发现他果然一个人端坐在大厅的椅子上，
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本厚厚的书。从此以后，一
宁哥彻底成为我学习、仰慕的榜样。

在身边哥哥姐姐们的潜移默化之下，我对
学习开始用功多了，尤其喜欢看小说。从小学
到中学，我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
班上朗读。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利
用周末时间，冒着烈日或暴雨，骑着自行车，采
访十多位在县里工作或在农村老家生活的老革
命，采写了一本有关当年老游击队员在我家乡
上林县巷贤镇金鸡山一带开展游击斗争的故
事。书稿写好后，我谦虚又忐忑地拿给在县党
史办工作的另一个堂哥，想让他帮把把关，推荐
给报刊发表。谁知道反被他狠狠批了一通，他
说，你要想学石一宁，首先学他专心读书，考上
大学再说。就这样准备开花的文学梦不幸夭折
了。

虽然有些失落，但对文学的不舍依然伴随
着日益增长的年岁和不断加大的临考压力，断
断续续，若隐若现。高考前几个月的一天晚自
习，我把两首反映家乡触目惊心的废田挖金现
象的诗歌交到班主任莫老师手里，希望他帮修
改，然后推荐给某一家报刊。结果一瓢冷水泼

到头上。莫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对社会
问题是有观察和思考的，但现在你还是个学生，
可以多写些抒情类的散文诗歌，先不要写政论
类的东西，而且当务之急是专心学习参加高
考。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莫老师的深意，但心
想他是老师说的一定有道理。从那以后，我就
停止对文学的非分之想，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紧
张的应考复习之中，直到考上广西师范大学教
育系。

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没有选择中文专
业，而是填了学校教育专业，我的老师十分不
解，甚至不满，为我惋惜不已。大学生的生活是
多彩而浪漫的，自主学习、自由支配时间更多
了，这为我重燃文学梦提供了有利时机。那时，
我组织并参与编辑系里的信息周报，后来还和
十几个同学一起创立了一个文学社，自任社
长。大学四年，也陆陆续续写了近百首诗歌和
散文，但基本不向外投稿，完全属于一种自娱自
乐的状态。当时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扩大，中国
文坛也不寂寞，除了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为
代表的武侠小说和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极受
热捧之外，徐志摩、舒婷等朦胧诗流派也重新受
到欢迎，汪国真、席慕蓉的诗歌散文一度风靡全
国。我置身于那个时代，当然也受其影响，所
以，那个阶段我所写的诗歌不单有“稚气”，还笼
罩着“雾气”，自己感觉难登大雅之堂。尽管如
此，在同学中还是颇有影响力，被冠以“校园诗
人”的称号。

大学四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对文学的爱好
是大学时光里最美妙的记忆，亲情、师生情、同
窗情、友情、恋情；读书的快乐与艰辛、生活的充
实与烦恼；对现实的感慨与无奈；对未来的憧憬

与对未知的恐惧和不安等等，都交织在字里行
间。毕业从教之后，我基本不再写诗了，只写相
关专业论文或是工作总结。这一停，居然就是
二十多年。直到2018年元旦后，离开深耕了二
十五年的教育岗位，转行从事出版工作。突然
发现，身边不再是天真烂漫的学生，而是一群笔
锋老辣、满腹经纶的学者、作家、诗人，以及一帮
习惯于吹毛求疵的编辑。所谓近墨者黑，这一
年开始，我又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诗歌。这些
诗大多是顿时感悟的应景而作，缺乏精雕细
琢。有好几首都是在乘坐地铁上下班过程中所
见所闻、所感所思，有着明显的地铁“印记”，故
而有朋友戏称我为“地铁诗人”，同回归诗坛的
老将梁洪的雅号“凤翔诗人”有相似的来头。但
无论诗功诗才，还是诗量诗品，窃以为无法同梁
洪比。不过，同凡一平、黄佩华、牙韩彰、黄鹏、
李约热等这帮作家兄弟们在一起，围炉夜话相
谈甚欢，没有任何压力，甚至他们还是我的减压
器。在同他们尝狗肉、吃油渣、喝小酒的过程
中，增长很多见识，触发很多感悟，文学之梦似
乎又萦绕着我，我的文学梦又回来了。

2019年结束前的第三天，广西民族报“岜
莱诗会”举办辞旧迎新诗歌朗诵会，我有幸应邀
参加，还在会上朗诵了一首我写的诗歌《梦长
安》。2019年“岜莱诗会十二月篇”中选登了我
一首新作《黑白冬至》，这一期诗会的主题定义
为“归来”，所选择的诗歌及作者大多是活跃于
上世纪 80、90年代的诗人，但中途由于各种原
因消失或淡出了人们视线，近期又开始活跃在
大众面前。我忐忑不安地混迹其中 ，但却暗自
窃喜地“被归来”，终于成为一名热爱文学的回
归者。

叶公好龙，在公元21世纪的豪宅中，他所有
的器物上都画着龙，墙上也刻着龙，他还在身上
纹着一条龙。他老婆也受其感染，在自己的身
上也纹了一条凤。

叶公对龙的热爱简直到了发烧的程度。其
实他并没有目睹过真龙，只是在书报电视网络
上听说过而已。“要是我画的这些龙能飞起来，
像真的龙一样，那该多好！”叶公整日想入非非。

天上真龙听说这件事，心里很感动，于是决
定下凡，与“龙迷”叶公见见面。

一日，真龙从天而降，落于叶公豪宅的走廊
边上。它漫不经心地敲击着门窗，四下里探了
探，到处都是自己的画像，真龙很高兴，嘴里哼着

歌，轻飘飘起来。里屋有人出来了，真龙一脸的
灿烂，并抓来了一支毛笔，准备着给叶公签名呢。

见到真龙的叶公当然高兴，满屋子地跳起
来。真龙也在窗外舞蹈着。叶公停下来，仔细
地欣赏着它。“就让它多跳一会吧。”他自言自语
着，便悄悄掏出一支手枪，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
真龙，瞄准着，瞄准着。

“砰！”突然的一声枪响，真龙大惊失色，但
很快就毫无力气，摔倒在地动弹不得。

叶公大笑道：“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
的，我已通通吃过，就不知你这能上天入地游水
的神物味道如何？”

龙毙，叶公饱食数日，耗陈酒五缸矣。

抗战时期，他曾经威慑四方，显赫一
时。一次脑梗塞住进重症监护室，他却
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后，记忆几乎全部丧
失，言语迟钝如同痴呆，走路起来东倒西
歪。

一天傍晚，环卫工往垃圾车里倒垃
圾时，洒得满地都是，一转脸瞥见一位大
爷坐凉亭里，便对着他喊：“大爷，帮帮我
把洒出来的垃圾扫扫。”

“你……说……说啥？”他两眼震颤，
痴呆地晃着身子问。

“大爷，帮我把垃圾扫扫。”那环卫工
可能觉得他耳聋，指着满地的垃圾，大声
说：“帮——我——把——垃——圾——
扫——扫！”说到“扫扫”特意把声音加
大，是怕他听不见。

“扫扫？”这是排长的命令！当年部
队每到一个宿营地，排长就喊：“小八路
——”然后指着宿营地说，“快去把地扫
扫！”他精神一振，立正站好，行个军礼
道：“是！小八路遵命！”

刚才一听“扫扫”，脑子似乎清醒了，
原来那一边活动不便的胳膊腿也轻松很
多，有使不完的劲。打这天起，无论在
哪，一看到垃圾车过来，他便迟缓地立正
站好，行军礼，口齿含混来一句“小八路
遵命”，然后拿起扫帚扫地……老伴和家
人看到，虽捧腹掩笑，但人人喜上眉梢。
老伴是个有心人，每天早晚便拿一把扫
帚陪他在院子里扫来扫去。

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老伴天
天除了陪他扫地外还让他提着篮子，跟
着她上街买菜，回到家又指挥他摘菜、洗
菜。有时候他还和小孙女比赛着摘菜，
要是摘得比小孙女多，他就高兴得捧着
摘好的菜，得意地笑着，抢先送到老伴手
里。小孙女懂事，总是故意让着爷爷，领

着爷爷玩。
小八路病后还喜欢追战争电视剧，

特别是抗日的电视剧，他总是瞪着大大
的新奇的眼睛盯着电视机。也不知道他
是能看懂那些电视剧，还只是瞅着那些
炮火连天看看热闹。老伴也希望他能从
电视上的新鲜事物，战争场面刺激他的
神经，尽快将失去的记忆和思维恢复过
来，哪怕就是恢复到小孙女的水平也好。

有一天，在电视剧中他看到小八路
夹着炸药包，匍匐前去炸日本鬼子暗堡
的场面，呆滞的他仿佛接通强大的电流，
神经终于被震醒了，他突然站起来大喊
一声：“英雄！英雄！”

又一天下午，他又和小孙女一起比
赛摘菜，一阵雄壮高昂的国际歌声传过
来，他顿时一震，手里的菜滑落地上。他
缓缓地庄严地站起身，扣好领口，扯正衣
襟。此时，他那冷峻的脸上又现出征时
无所畏惧的神色，那坚定的目光，正气凛
然，昂首挺胸，老泪纵横，朝着歌声走去
……原来电视正在播放一组战争年代的
入党宣誓的镜头。他激动地拉着老伴的
手说：“我从今天起就入党了！我要为党
的事业奋斗终生！你也要努力做好妇救
会工作，争取早日入党！”

他终于记起当年入党时的情景。是
的，是这样一面鲜红的党旗，是这样一间
低矮的茅房，是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
晚，他和两位同志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老伴一时也受了强烈的感染，悲喜交织，
泪花闪闪。五十年前那个雪夜，正是眼
前这样的情景，他的神色，他的言语和动
作，一模一样！

他一个劲对儿子、儿媳和小孙女说：
“我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你们也要跟共产
党八路军走！”这不是当年跟自己兄弟姐
妹们说的话吗？老伴心里又悲又喜，一
时心潮翻滚。

这天，吃过早饭，他和老伴上街去买
菜，忽然发现前面围了一堆人。他硬是
要挤上前去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抓住一
个小青年不放。小青年见对方不肯松
手，拿出匕首，对中年男人就是一刀。他
火了，怒眼圆睁。妈的，这不是还乡团的
黑八吗？“黑八，你个狗娘养的，敢来这儿
欺压百姓！”他大骂着，扑上前，夺下匕
首，揪住那家伙吼道，“看你能往哪跑！”

归来，我的文学梦

小小说

小 八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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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汉吉（苗族）

夕阳下
游船顺流而下
码头上的姑娘越离越远
可那倩影烙在眼帘
永远珍藏在深心

广场上欢快的芦笙舞
吸引着人们
我却被一双眸子
牵住了眼神

那深情点醒我青春的憧憬

竹林下的月夜
苗笛在传唱
村子静谧无比
唯有姑娘敬过来的美酒
甜透久渴的心田

江边雾气升腾
木楼沉入梦乡

浮桥上的姑娘
依然吟唱着古老的苗歌
倾诉无边的情怀

人生中常有不眠之夜
在苗山坐妹天亮
却是不可多得
喝贝江水长大的我
注定在这里成就终身大事

飞越一个世纪
许多人情世故早已淡忘
唯独那段奇缘
依然甜美
像春风一般暖怀

贝江恋歌


